
150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9辑

口述历史

反攻战役胜利后才回驻昆明。回昆明后部

队改编为105榴弹炮营，派到黄土坡炮兵

训练中心学习榴弹炮射击。我在中心当

翻译官，陪美军教官上课，一班大约有40

人。8月15日我们正在上课，广播传来日

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一群翻译

官坐美军吉普车到城内庆祝，昆明市内全

民欢腾，我们感受到一生难忘的狂欢。

到了10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正式通

知我们退役，我跟着到重庆找工作，在中

央银行总行出任文员，中央银行随后迁回

上海，我则在1947年派到香港协助处理国

民政府还款给英国事务。当年中国曾向英

国借款6亿白银，以中国八项出口物资如

桐油、茶叶、钨锑等金属抵偿，这些物资

由中国内陆运到香港出口，中央银行派员

到香港负责检查和核数。中央银行迁台后，

我留在香港加入金城银行工作，这是公私合

营银行，归中国银行管辖。我在改革开放后

才重返湖南湘潭故乡与亲人相聚。

我生长在中国的动乱时代，日本侵略

中国，人民为了逃难流离失所，在战场上

目睹尸横遍野。战争是残酷的，最好能避

免，但国难当前时，为了国家民族，我们

这一代青年参军也是义无反顾的。

2011年3月17日访问

杨津基先生“文革”蒙难纪事
○顾廉楚（1950电机） 口述　钱家骊（1953电机） 整理

1 9 6 8年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两

派——“团派”和“414派”已由文斗发

展到你死我活的武斗，两派都有了自己的

武装据点。此时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已纷

纷逃离学校避难。但杨津基先生此时却不

知为何，可能是没估计到即将到来的危

险，还留在清华的家中。

一天“团派”的几个武斗学生突然来

到杨先生家中，在说过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后，直截了当地要杨先生捐钱支持“团

派”的武斗。此时杨先生断然拒绝，他说

我绝不用钱赞助武斗，我只会捐钱作党

费。几个学生恼羞成怒，要带走杨先生关

押起来。杨先生就只能带着盥洗用具和随

身换洗衣服和四卷《毛泽东选集》跟学生

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00多天。

开始时，杨先生被关到生物馆顶层，

此处没有窗户，闷热异常。关在这里，根

本就无人过问，大概学生都忙于武斗了。

钱和粮票则由杨先生的孩子杨健托红卫兵

交钱购买。睡觉则只能睡双层木板床，没

有被褥。不久又被转移到生物馆三楼，这

是一个大房间，用很多纸板隔成一个一个

小房间。由纸板的缝隙可以知道这里关了

不少人，在一边缝隙里可看见党委副书记

艾知生和物理教研组的何成钧先生等人，

还可以看见何先生不断地叹气。和杨先生

关在一起的还有我。他们虽处于逆境，也

不知未来的命运，但两人还是常聊起“文

化大革命”到了全面武斗阶段,今后该怎

么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今后还该怎么办

的问题，就不禁都忧国忧民起来。

随着武斗不断升级，杨先生和顾廉楚

老师又被转移到“团派”另一个武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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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生宿舍12号楼的5层一间宿舍中，

此时又增加了一位电机系党总支书记王遵

华先生。关在这里又不知有多少天，对外

边的事一无所知。

终于到了这一天，应该是7月27日了。

忽然发现有大批工人包围了12号楼，想进

入。“团派”学生就上到楼房屋顶，揭下

楼顶的瓦砸向工人，就这样双方就对峙起

来。直到天逐渐黑了下来，工人终于撤走。

到了第二天，不知怎的楼内忽然变得万籁

俱寂，静得有些怕人。三个人对此一点也

不清楚，不敢有什么动作，只能静候。第

二天清晨很多工人进入12号楼，一间一间

房子搜索起来，直到发现他们3个人。三人

于是向工人说明，他们都是一般教师，是

被“团派”学生关押起来的，但工人们对

此并不相信，反而认为他们三人都是团派

背后的黑高参，不但不立即释放，反而派

七八个人把他们带到中央主楼去。

当他们走出被关押的那间宿舍，才发

现走廊里全是家具等堆砌成的武斗工事，

连宿舍的大门也被封住，只能从一个窗户

出入。出了宿舍，忽然发现通向中央主

楼的路上全是工人，他们沿路排成两列，

中间留出一个通道。他们三人通过这通道

时，工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们当作

“团派”的黑高参，不听他们的解释，不

断对他们三人高声辱骂，用力殴打，尽管

押运的人一路劝阻也没用。杨先生因为走

在三人的最前面，被打得最厉害，两个脸

颊被打得红肿胀得像皮球一样，而且一直

也没有医生前来治疗，只能慢慢自己恢

复。到了中央主楼，他们还是一直以黑高

参的身份被关在主楼大厅东、西侧二楼的

一间房子内，还是没有床铺没有被褥，

杨、王二位先生还可以睡在绘图桌的图板

上以旧图纸当被，顾廉楚老师则只能睡在

地上一叠画图纸上，十分阴冷。

不久，他们又被收进一个劳改队劳动

改造，先是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以后又

参加盖房子的劳动。在劳改队内还有一些

“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记得系主任章名涛先生也在内。此时章先

生身体很差，走路都很困难，只能一小步

一小步蹭着地移动，但也还得做传递砖头

等这样的劳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各级组织

成立，工宣队才从电机系组织处了解了三

个人的真实情况，于是杨先生才又回到教

研组中，恢复了正常的身份。

关于这些遭遇，事后杨先生根本不再

提起，我们也只是断断续续知道一些。当

我从顾老师处听到这些时，开始很是惊

讶，很是愤怒，又觉得这些事发生在杨先

生这样一位老老实实的教师身上很难想

象。但再仔细想一想后，觉得事情的起因

还是完全符合杨先生的一贯为人的。是

啊，杨先生在我们眼中一直是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一贯是从来不事声

张、只求默默奉献的老人学者。他在威逼

之下能够做到不避艰险、坚持正义绝不是

偶然的，这是他的人格的必然体现，真真

值得人们敬佩。

在此，我想到一首七言绝句，正好借

用作为对杨先生的礼赞，诗云：

 人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乱世气如虹；

 所幸艰难能炼骨，

 依然白发老书生。


